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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上兩所大學，一所生活大

學，一所網絡大學。

說起來，我是上個世紀末走進網

絡課堂的。選修的課程還真不少，有

「新左派課程」、「九一一課程」、「孫

志剛課程」、「『三農』課程」、「文革課

程」等等。我的網絡大學，主要是「世

紀沙龍」和「關天茶舍」兩間。過去還

有「思想的境界」和「天涯縱橫」，因為

校方辦學能力差，也可能接到指示，

或者暗示，早讓同學們休學了。

「世紀沙龍」，是中國著名人文網

站「世紀中國」的一個論壇；「關天茶

舍」，則是中國人氣最旺的「天涯虛擬

社區」眾多論壇中的一個。

總體來說，世紀沙龍的授課教師

專業一點，水平較高；關天茶舍的教

師年輕一些，思想活躍。我開始對

「新左派」的課程非常反感，總要跟老

師和同學們辯論。如果不是用筆名

「童天一」註冊上學，我早就開始謾罵

了。可是，不罵人我心理又不舒坦。

不管你是「新左派」，還是「老左派」，

我一聽名字中有個「左」字，就本能地

反感，恨不得立即將網絡課堂上的所

有「左」字，通通抹掉。

比如，有網絡老師說，三年困難

時期，所謂餓死三千萬，絕對是瞎

說，完全是別有用心者的故意編造。

餓死多少？是不是三千萬？我覺得同

學們可以研究，也可以討論。可是有

一天，來了一位年輕的授課教師，他

以非常實證的口吻說，老毛時代不存

在餓死人的事，甚至連飢餓的日子也

沒有。理由是他小時候沒有任何飢餓

的記憶，他去問父母，也沒有印象；

再去問親戚朋友，還是沒有飢餓的印

象。我真想罵一句：胡說八道！轉念

一想，他的體會可能是真的。文革時

不是流行「階級鬥爭」嗎？他們一家及

其親戚朋友，可能全是少數享有特權

的「階級敵人」——或者反過來，我們

是被他們鎮壓的「階級敵人」——大家

是矛盾的兩方面，互為敵人。

我開始接受這麼一種狀態，就是

無論甚麼事物，同學們都可以用完全

相反的觀點發表意見。比如，有老師

說，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自願

的，不是強迫的。我堅決不同意，但

已經不想罵人。有兩種聲音，無論多

麼不和諧，總比只有一種聲音好。一

個聲音的世界可能很純潔，聽多了，

耳朵就會退化，甚至失聰。

少數「新左派」與老左派完全一

樣，他們強烈擁護老毛，呼籲給文革

平反，他們的觀點像網絡時代的「反

標」，聽一聽，可以讓人「不忘階級

苦，牢記血淚仇」。網絡大學的課室

一律嶄新，老、中、青、少、兒，都

是老師和同學；亞洲、非洲、歐洲、

美洲、大洋洲，五大洲天天歡聚一

堂。個別同學忘乎所以，以為網絡具

有「無限能指」，甚至可以寫「反標」

了，結果真身消失在虛擬的世界Y。

同學們¿急了，於是發動群眾，四下

尋找，「簽名連署」，刊登「尋人啟

事」。「尋人啟事」很快又成了「反

標」，在虛擬的世界中無影無蹤。

在生活大學最初的二十年中，曾

經深深影響過我的美國和台灣的親

戚，直至今天我也沒有見過。我自己

卻成了自由職業者，像五十多年前的

父親一樣，成了一個沒有公家單位、

完全靠自修的專業和勞動自食其力的

自由職業者。看到網絡大學的「新左

派」，我沒有理由不擔心一件「關天」

大事，這便是在這虛擬和現實之間的

「世紀中國」，再「吃二遍苦」。


